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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开场了，没有熄灯。
与开篇旁白同时响起的，还

有电影讲述志愿者郑涛的声音。
他身后，正三三两两散坐着二十
几个盲人观众。

这家没有爆米花、没有可乐、
也不用熄灯的“奇怪”电影院，名
叫“心目”，座守在北京什刹海边
上一间古朴的四合院里。影厅很
小，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被一台
液晶平板电视、一台DVD放映机、
几个小音箱和简易座椅挤得满满
当当。但2005年开办至今，每个周
六上午，这里都会为视障群体免
费播放一场无障碍电影。所谓无
障碍电影，是指为方便视力障碍
者观看而加工过的电影，通过增
补大量配音解说，让视障者完成
对整部电影的欣赏。

“视障者是残障人。但当你给
他提供平等的机会、平等的信息
时，他就是(健全)人。”心目影院创
办人王伟力说，他的工作，就是要
对着黑暗描绘光明。

给盲人一双心灵的眼睛

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拿着遥
控器，郑涛对着电视屏幕，不停地
介绍着出场人物的衣着、动作表
情和场景变换。屏幕上放映的是

《烈日灼心》，一部国产犯罪悬疑
电影。故事错综复杂，郑涛需要不
断回溯剧情与出场人物。

关力(化名)侧着耳朵听得很
是专注，时不时会随着剧情的跌
宕发展拍拍大腿。他出生于上世
纪50年代，先天性眼盲。60多年的
记忆中，他只记得“小时候依稀看
得见光”。

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关力22
岁那一年。他所在的盲人学校放
映了一部长春电影制片厂1965年
摄制的老电影《特别快车》。

“当时正在盲校念书，年轻好
奇，想知道电影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儿。”关力回忆说。而此前，他的业
余时间，几乎都在广播里度过。但
由于彼时的电影没有画面解说，突
兀的人物对白，让关力的脑子一片
混乱，“跟不上节奏，根本分不清谁
是谁，到底做了些什么”。

只此一次的观影体验，被关
力很快遗忘了。不久，他从盲校毕
业，开始在一家盲人按摩院做推
拿师傅。由于出行能力受限，生活
半径很小，关力的生活“像被挤压
在棉花套里一样憋闷”。

没日没夜的工作和与之并不
对等的报酬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
怨念。“那时候想不明白，觉得自
己不缺胳膊也不少腿，只是视觉
障碍，凭什么就得不到尊重？”直
到2005年年底，他在电台里听到了
心目影院的消息。

秉着凑凑热闹的心态，关力
来到了心目。远远出乎他意料的
是，“一场电影看下来，我好像能
看到了一样”。关力解释着，在这
里，“大伟(王伟力)会把电影画面
描述得非常详细，补充了我们盲
人无法看到的细节、动作、情景”。

关力说，心目影院打开了一
条门缝，让他看到了一些光亮。

“怨念也渐渐地消散了，不再爱钻
牛角尖了。”

2012年，心目影院曾播放过一
次《特别快车》。当年的这部老电
影原声一入耳，就迅速勾起了关
力埋藏在脑海深处长达40年的记
忆。同时入耳的，还有志愿者描述
的电影画面，让他长达40年的记
忆终于丰满了起来。

“他其实看不见，只是眼里有
个虚拟的太阳，能照出些光亮，他
是在追着那点亮光跑。”在王伟力
看来，信息的闭塞让盲人很难真
正融入这个社会，而电影就像是
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盲人们
虽然眼盲，但心不盲。我们就是要
给盲人们一双心灵的眼睛。”心
目，便由此而来。

声音可以创造画面

11年的时间里，心目影院已
经放映了662期电影。

但王伟力其实并不是专业电
影人出身。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还在做科技摄影师的王伟力
和妻子郑晓洁偶然读到了一本
书———《成功是一种态度》。作者
吉姆·史都瓦17岁时因视网膜黄
斑脱落失明，随后，他致力于“电
视讲述”。“简单说，就是为盲人复
述电视的内容。”这本书触动了王
伟力，“让我开始关注到视力障碍
者群体。”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的
《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
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数据显
示，截至2010年，中国已有1263万
人有视力残疾，占全部残疾人口
的14 . 86%。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估计，至2020年，中国视力
残疾人数将达到5000余万。“但社

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却远远不
够。”王伟力说。

2003年，夫妻二人辞去了原本
稳定的工作，组织团队共同拍摄
了电视节目《生命在线》，以纪录
片的方式开始讲述视障群体的故
事。节目收视率极高，但并没带来
高额利润。“因为没人愿意给满是

‘瞎子’的栏目投放广告。”夫妻二
人的节目勉强维持了一年便停播
了，但从此两人却爱上了这一群
体。随后不久，他们用家里攒下的
积蓄建立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
流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招募
志愿服务团队，开始为残障人士
提供专业服务。

成立之初，为了让视障群体
了解视觉下的常态化社会，王伟力
曾带着他们去触摸银锭桥，去触摸
故宫、颐和园的大门。但结果并不
理想。“我发现，单纯的触摸并没有
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具象的认
识。”王伟力回忆道，“后来能想到
做电影解说，也是机缘巧合。”

2004 年底，正在家里观看美
国电影《终结者》时，王伟力的一位
盲人朋友恰巧来家中做客。于是王
伟力便坐在沙发上，一边观赏电影
一边向盲人朋友叙述剧情。无心的
举动，却收获了意外的回馈。电影
结束后，朋友哭着攥住王伟力的手
感叹，“我竟然能看电影了！”

王伟力说，朋友那双已经模
糊的双眼里迸发出的光亮，他到
现在都忘不掉。“那双眼睛让我明
白了一个道理，盲人是能听得懂
电影的，我的声音可以创造画面，
让他们通过电影认识世界。”此
后，他找来各类题材的电影反复
观看，再蒙上眼听对白，琢磨需要
填补的视觉信息。每每练习过后，
他都会蒙住妻子的眼睛为她讲场
电影，“看她能不能听得懂”。就这
样，一场、两场电影讲下来，王伟
力越来越得心应手。

2005年，夫妻两人租下了什刹
海边上的一间小四合院，红丹丹
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最早的助盲项
目——— 心目影院正式挂牌成立。

倾家荡产做公益

“只要是大伟(王伟力)讲，我就
能听懂故事。”关力咧开嘴笑了，

“他明白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
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盲

人看不见，屏幕、清晰度对他们来
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获知信息的
听觉。”王伟力解释道，讲述人既
要放电影，也要讲解画面，两种声
音要一起传播，又不能对撞。“讲
解呢，既不能说太快，也不能太
慢，既不能盖过台词，也不能小到
听不见。”

与正常人的透视视觉不同，
盲人的“视觉”是全息的。对此，王
伟力总结出一套话术，用盲人熟
知的物体代替难以接触的事物。
比如直升机是“扣着的汤勺，加几
片旋转的扇叶”，摩天大楼是“倒
放着的巨大的玻璃杯”。

电影题材也大有讲究。“快节
奏的讲述者容易混乱，外语片盲人
听不懂。”王伟力直言，“最最关键
的，是盲人与明眼人的视角，有时
南辕北辙。”为了不遗漏画面的每
个信息，他常常会将要讲的电影看
上五六遍。“前两遍熟悉情节，第三
遍理解，最后两遍写文稿。”

在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
最初成立的几年里，一切场租、活
动的费用都是王伟力夫妇所出，
加上中心日常开支，数目不菲。一
度，夫妻两人的积蓄花光了，王伟
力就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甚
至拿出了拆迁的补偿金。困难的
时候，王伟力也曾向身在农村的
母亲借钱。

母亲并不理解这种“白砸钱”
的公益行为，但看着儿子的坚持，
还是把自己仅剩的 500 元钱从银行
取出，悉数寄了出去。最穷的一次，
夫妻俩身上只剩下 20 元钱。留一半
攒下来，剩下的买次日的三餐。

“那个时候，所有的亲戚、朋
友都不接你的电话。”王伟力感
叹，“因为都知道你要借钱。”

被“牵连”的还有孩子。2005
年，王伟力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但
由于无力负担一年3万元的学费，
孩子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机会，成
为红丹丹的一名普通志愿者。这
是王伟力最愧疚的一件事。

但儿子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安慰着父亲，“我还有机会做
公益，做事情，但是大多数视障
者，他们却早就被社会所抛弃在

外了”。
王伟力始终记得，心目影院

曾接待过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
老人已经失明四十多年，丈夫去
世后，家里只剩下她独自生活。那
场电影放映结束时，老人拉着王
伟力嚎啕大哭。“她对我说，她每
天就像生活在黑洞里一样，连做
梦都没有画面。没有希望、没有热
情。”直到王伟力的声音出现。

老人告诉王伟力，是他的声
音打开了自己四十多年前的记
忆，记起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年轻
时和爱人去逛的紫竹院公园，岸
边的海棠树和挂在树上金灿灿的
果实……那一刻，王伟力觉得，自
己全部的坚持都有了价值。

渴望政府给些鼓励

所幸，2006 年起，视障群体逐
渐走进大众视野。开始不断有企业
和个人对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
心捐款、捐物。红丹丹有了固定 16
人的工作团队。来报名讲电影的志
愿者也多了起来。这些人中，既有
崔永元、王小丫这样的著名主持
人，也有许多不曾留名的普通人。

随着近几年来社会力量的加
入，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
日常开销有了保障，运行项目也
多了起来。

然而，项目越做越专业，红丹
丹的未来却依然不容乐观。如今
红丹丹募来的善款，仅够维持中
心基本开销。一旦有新项目投入，
资金便捉襟见肘。

“红丹丹现在的房租、项目支
出、员工工资加在一起，每年支出
都超过200万元，募款将将能和这
个数字持平。”王伟力无奈，却没
什么好办法。“在社会捐助外，我
们一直渴望着政府相关部门可以
给红丹丹一些鼓励，让我们把这
个事情办得更好，不至于 10 多年
来，还是破桌椅、破板凳在这儿。”

在关力的印象中，王伟力永
远是那个电影对白之外、操着标
准播音腔的从未变过的声音。

但他并不知道，12 年过去后，
王伟力也在悄悄地变化着：他今
年 59 岁了，心脏搭着两个支架，
鬓角也变得斑白。

敲着拐杖走出影院时，关力
习惯性地掏出收音机。小小的黑
色机器里，传出王伟力的声音：

“镜头里出现一只雄鹰，它穿过白
色的云层，俯瞰大地上的河流。”
这是为了让全国更多的视障者

“看”上电影，王伟力把电影讲述
录制成了音频，做成了有声读物。

已是十一点半，屋外的阳光
正亮。放映厅安静起来，继续等待
着下一场电影和它的观众。

据《法治周末》

一家盲人电影院的 12 年

前来心目影院看电影的盲人 盲人看电影乐了

在过去的12年里，为确保每个周六上午都能让视障观众“看”
上电影，王伟力一度卖掉了自家的房子和车子，牺牲了儿子上大学
的机会。而当一位已经失明四十多年的老人在电影放映结束后拉
着他嚎啕大哭时，王伟力觉得，自己全部的坚持都有了价值。

相关链接

国外对视障人群的公共服务

美国

1989年，美国波士顿公共电
视台在副声道为盲人播送部分
节目的口述服务。

2005 年，美国纽约州宣布
8 家连锁电影院线在全国提供
新设备为视听残障者欣赏电
影。

2010 年，时任总统奥巴马
签署通过 21 世纪通讯与视频
无障碍法案——— 2011 年后，4
大广播网和 5 大有线频道必须
每周提供 4 小时的无障碍影视
服务。

德国

1992 年起为残疾人制作
无障碍影视的服务，盲人只需
通过机顶盒就可订看无障碍节
目，各大书店、影像店均出售无
障碍影视光盘。

英国

1995 年颁布的残疾人歧视
法案、1996 年实施广播法案、2003
年的通信法案中都明确规定，所
有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至少有 10%
的节目有无障碍影视，内容涉及
电影、电视、舞台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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